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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淮 临 寿
黄丹丹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
枳”， 这句俗谚出自 《晏子春秋》。 公元
前 531 年， 齐国大夫晏子渡淮南下， 出
使楚国。 在与楚王的辩论中， 妙语连珠
的晏子无意中开启了中国最早的 “南北
差异之争”。 他说：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
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这里的
淮就是指淮河。 淮河与秦岭是我国一条
具有多重特殊历史意义的地理分界线。
古人自然不懂得现代地理带的划分， 有
关秦岭淮河线的最早论述， 直到上世纪
初才被提出。 但古人却在很早就发现了
淮河两岸水土民俗的明显差别。

两种气候的交界处， 往往是战争最
为频繁的区域。 淮河流域位于长江和黄
河之间， 原本水土丰茂， 地势平坦， 是
一个浑然天成的防备储运体系。 后来，
邗沟 、 鸿沟 、 汴渠和京杭大运河的开
凿， 使淮河成为沟通长江水系和黄河水
系的交通枢纽 ， 因此 ， 而成为兵家要
地。 兵家强调天时地利， 气候与地貌，
往往能够构造某种军事力量的平衡点与
障碍带 。 淮河两岸很不对称 ， 北岸平
坦， 支流多而长； 南岸支流少， 而且都
是丘陵山地。 对于南方， 每一条支流，
都是入侵的航道； 而对于北方， 每一片
丘陵 ， 都是抵抗的堡垒 。 因此 ， 历史
上， 中原地区一旦有南北对峙的战争发
生， 大多选择以淮河为界。 如果从黄帝
大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开始算起， 楚汉垓
下之战、 曹袁官渡之战、 前秦东晋淝水
之战、 黄巢北伐之战， 直到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期间发生在淮河流域的台儿
庄战役和淮海战役……有人统计过， 中
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百次战役， 发生
在淮河流域的就要占去四分之一。 淮河
流域恐怕是几千年来除长城外战乱最频
繁的地区了。

而寿县古城的东门之外， 正是公元
383 年， 中国历史上那场以少胜多的著
名战役———淝水之战的古战场。

现存的寿县古城， 建于南宋宁宗年
间。 这座古人因战争而建的城池， 后人
又因洪水将它加固。 寿县古城墙乃砖壁
石基， 城开四门， 各有瓮城， 既拥有完
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又具备防水防洪的
功能 。 古城的四座城门 ， 东门名为宾
阳， 南门名为通淝， 西门名为定湖， 北
门名为靖淮。 早年， 南门的护城河与淝
水相通， 商贸繁荣， 宾朋四海。 淝水经

城关北门港， 过五里闸， 在后赵台村注
入淮河。 有时， 在城墙上散步， 我会望
着城北八公山上的松林与萦绕在古城周
遭的淝水， 陷入幽思： 这座城丰厚的历
史与人文， 恐怕也源于这淝水背后， 站
着一条淮河的缘故吧。 在寿县古城宾阳
门的外墙上镶嵌着两块碑记， 石碑正中
刻有一道横线 ， 上有文字说明 ： 公元
1991 年， 最高水位线， 海拔 24.46 米 。
我记得那场大水， 古城四门用土填闭，
城外洪水凶猛， 白浪滔天， 而城内无积
水， 无内涝， 洪峰来时， 城内的人甚至
能坐在城墙上伸腿濯足。 后来， 我看过
记录了当时情景的一张古城空中俯瞰
图， 图中， 寿县城宛如浮荡在茫茫大海
中的一只木盆， 神奇地飘摇着， 任骤雨
惊洪肆无忌惮， 它自安然无恙。

那一年， 在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
害中 ， 寿县古城被洪水围困达三月之
久， 湖洼地区的 129 座生产圩堤漫水溃
破 ， 灌区 90 多万亩农田被洪水吞没 。
为了将洪涝灾害减轻到最低程度， 灌区
紧急启用有关水利灌溉工程进行分洪、
泄洪。 担负淠河总干渠分洪任务的淠东
干渠， 由于连遭暴雨袭击， 降雨量三个
月高过 900 多毫米 ， 较历年同期高 5
倍， 干渠分洪水位猛增至 29.75 米， 安
丰塘水库水位高达 29.62 米， 远超警戒
水位线。

让我插叙一下安丰塘的前世今生。
古称芍陂的安丰塘， 位于寿县中部， 史
载为春秋时期楚国丞相孙叔敖建于公元
前 613 至公元前 591 年修建。 这座古时
被誉为 “天下第一塘” 古芍陂乃中国淮
河流域古今重要的水利工程 ， 它的 36
座水门 ， 72 道涵闸 ， 曾为我国历史上
江淮农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 。 然
而， 新中国成立时， 安丰塘已是塘淤堤
颓， 蓄水之效几已全失了。 淠东干渠建
成后， 沿渠欢唱的淠史杭之水， 洗刷了
安丰塘的尘垢 ， 让它重新成为水的容
器。 上世纪七十年代， 寿县人民几乎家
家户户都参与过安丰塘的新修工作 。
1976 年 ， 中共寿县县委作出自力更生
完成安丰塘块石护坡工程的决定， 发动
全县 11 万人重修古塘。 6.6 万立方米的
块石， 从百里以外的八公山运到工地，
光靠组织起来的 2000 多人的运输专业
队， 运上一年也难以完成。 县委书记冯
建华躬身拉起一辆满载石块的板车， 走
在了运石队伍中。 此举， 像是一道无声
的命令 ， 震动了全县上上下下 。 于是
乎， 干部们从机关走来了， 工人们从厂
房走来了， 城里的居民走来了， 学校的
老师、 医院的医生、 商店的营业员走来
了 ， 就连小学生也动员起来了 。 拖拉
机、 汽车、 驴车、 牛车、 板车……几万
人 ， 动用各种运输工具 ， 如现代愚公

般， 从八公山运来了 9 万余吨石料， 0.24
万吨水泥， 将安丰塘环堤 25 公里的块
石护坡工程建成了！ 工程竣工后， 水库
正常水位提高 1 米， 蓄水量由 500 万立
方米提高到 8400 万立方米， 灌溉面积
由 36 万亩扩大到 56 万亩……然而 ，
1991 年夏 ， 数万人修筑而成的安丰塘
堤坝危在旦夕。 还是他们———那些给与
古塘新生命的人们， 沿着环绕塘大堤坝
昼夜巡视， 及时加固险段， 他们又一次
保护了古塘， 为受灾惨重的寿县， 留下
了塘畔的那一片绿洲。

如今 ， 距我少年时代亲历的那场
特大洪水已过去了 31 年。 我至今仍清
楚地记得 ， 那些被大水冲倒的房屋 ，
隐没在洪水中的公路 ， 从洪涛处仅露
一点树梢的大树 。 当时 ， 寿县的四个
城门被堵死 ， 行船泊在城门下 ， 城外
一片汪洋……

好在 ， 那一切 ， 都成了过去 。 寿
县， 这座地处淮河中游南岸的古城， 已
蜕去昔日被淮水击打得累累伤痕， 而成
为千里淮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从新中
国成立初 “抗御洪水 ” 到改革开放后
“管理洪水”， 再到新时代谋求 “人水和
谐共生”， 寿县人民在战胜水灾、 治理
淮水的过程中 ， 探索人水和谐共生之
道， 因为凭淮而居的寿县人深知， 淮河
的命运与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寿县古城“金汤永固” （资料图）

寿县一眼便是千年
赵 阳

钟鼓锵锵， 淮水汤汤。 以寿为名，
源远流长。

蓄圣表仙的八公山下， 蜿蜒奔流的
淮河之滨， 美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
县浸润着楚文化的千年雨露， 在中华版
图上熠熠生辉， 光彩闪耀。

寿县是楚文化的积淀地， 中国豆腐
的发祥地 ， 淝水之战的古战场 ， 素有
“地下博物馆” 之称， 馆藏文物 1 万余件
（套 ）， 其中一级文物 230 余件 （套 ），
二、 三级文物 2000 余件 （套）。 寿春古
城、 安丰塘及正阳关、 瓦埠、 隐贤古镇
等， 以其斑驳的脊梁雕刻着久远的记忆，
成为都市人寻幽探奇、 访古追梦的圣地。

承平盛世， 千载一时。 依托着丰厚
的文化遗存，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应运而
生。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位于寿春古城东
南侧， 建设总投资 3.2 亿元， 占地 200
亩， 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这是一
座全国唯一以 “楚文化 ” 命名的博物
馆， 其建筑设计以 “四方筑城” “荆楚
高台” “楚风汉韵” 为展示意愿， 通过
“城墙” “城门” “瓮城” 等区域标识
和特征， 利用色彩、 形制、 材质的有机
组合， 形成既有巍巍古风、 充分体现寿
州古城元素， 又有现代院落和极简主义
气息的地标性建筑。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2018 年 5 月开
工， 2022 年 1 月 1 日建成试运行， 6 月
正式对外开放。 其展区面积 4200 平方
米， 藏品陈列由 “安徽楚文化” “寿县
文明史”“寿县寿文化”等 3 部分组成。

“安徽楚文化” 分为立国江汉、 东
进江淮、 徙都寿春、 楚韵悠长等专题，
主要展示楚国东进江淮、 徙都寿春， 直
至为秦国所灭的曲折历程。 楚国经营江
淮 400 余年， 几乎占据楚国历史进程的

一半时间， 既促进了区域文化碰撞和交
融 ， 衍生出江淮地区独具特色的楚文
化， 同时也彰显出江淮大地上遗留下异
彩纷呈的楚文化遗产， 成为中国古代文
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寿州文明史” 由淮夷旧邦、 两汉
寿春 、 秦晋纷争 、 隋唐寿州 、 寿州之
战、 宋清寿州、 革命沃土等组成， 以寿
县发现的丰富历史文化遗存和出土文物
为依托， 结合历史文献梳理， 系统阐释
了寿县的历史发展脉络， 全面展示了寿
县的前世今生， 为人们了解寿县历史打
开了一扇认知的窗口。

“寿春寿文化” 以 “寿” 为题， 集

中讲述寿县独特的寿文化 。 寿县历史
3000 年 ， 四次为都 ， 十次为郡 ， 从寿
春、 寿阳、 寿州到寿县， 一个 “寿” 字
贯穿其中， 如同 DNA 序列中的最强基
因， 不绝如缕， 传承着历史， 展现于今
日， 决定着未来。 追本溯源， “寿” 字
是由淮夷部落所处的位置与天文学的星
次分野结合而来。 而后历代统治者和民
众大多偏爱， 上承天命， 下应民意。 寿
县之 “寿”， 成为中国 “寿文化” 的一
大特色和重要代表。

琳琅满目的展品， 形式多样的展示，
以及与科技结合的观展体验， 浓墨重彩
地展现了寿县 “楚楚动人” 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为江
淮大地留下一座文化建筑艺术的传世之
作， 一诞生就卓尔不凡， 声名远播， 成
为游客们流连忘返的网红打卡地。

这里想与大伙分享一件有趣的事：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建设过程中， 就在兴
建馆前道路时， 施工人员意外发现一座
古墓葬， 好似正为印证 “地下博物馆”
此言不虚。 设计人员因势利导， 保留古
墓葬原状， 在上方平铺一道玻璃栈道直
通馆门， 寿县历朝历代历史标记其上。
游人走在栈道上， 仿佛穿越在历史中，
感受到斗转星移， 岁月交替， 真的是寿
县一眼， 便是千年！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宋桂全 摄

渐行渐远的沿淮夯歌
苏登芬

常说 ， 江南人细腻 、 古道人豪
爽 、 沿淮人豁达 ， 而大家相信有史
以来最为豁达的是沿淮人喊出的夯
歌。

要让我说 ， 花鼓灯的铿锵 ， 也
抵不过劳动号子夯歌的铿锵。

我家住在淮河岸边的大河湾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高中毕业回乡的
那一年 ， 正赶上头年汛期行洪 ， 一
冬一春 ， 乡亲们忙着上堤补缺口 。
队长看我壮实 ， 就安排我到堤坝上
去打夯。

上了堤， 我才知道， 所谓 “夯”，
就是四根满手握的硬圆木， “井” 字
型地捆着一个打场用的石滚子。 打夯
时， 八个人分成四对， 面对面站定，
各持圆木的一端 ， 另有一个领夯的
“夯头 ” 站在其中 ， 两手扶着夯把 ，
唱着夯歌指挥打夯 ， 几个人齐心协
力， 把夯提起、 放下， 凭看石滚子的
重量和大伙儿放夯时的向下推送的力
量， 边走边砸， 夯实脚下的松土。 二
大爷是我们这盘夯的夯头， 他已年近
花甲， 身板硬朗， 说话粗声大气， 挺
逗。 据说他年轻时力大如牛， 三、 四
百斤的石滚， 用手扣住两边的石眼，
拎起来就走。 不过， 大伙儿邀他来领
夯， 倒不是因为他力气大， 而是他的
夯歌唱得好。

二大爷一眼看到我 ， 就拍着我
的肩膀高声说 ： “不要愁苦着脸 ，
回乡来家， 怕什么？ 你将来出息了，
老家不拖累你 ， 你有困难 ， 大家收
留你 ， 要不然怎么说家乡好呢 ？ 好
了， 跟我学夯歌吧。” 说着， 他弯腰
抓住两侧的夯木， 亮开厚重的嗓音，
唱起了夯歌。 大家应和着他的歌声，
猛 力 提 起 石 夯 ， 然 后 在 一 片
“嗨———嗨———” 的应和声中砸了下
去 ， 唱一个节拍 ， 移一步夯印 ， 这
样不停地把石夯提起 、 砸下 ， 开始
了重复而又愉快地打夯。

刚学打夯 ， 有点不好意思放开
大嗓门 。 但是 ， 夯歌很快以它独特
的魅力感染了我 ， 吸引我恣意酣畅
唱了起来 ， 而且全身心都沉醉在迷
人的夯歌里 。 说来有点神奇 ， 在夯
歌一唱一和的韵律中 ， 好像快乐地
舞蹈着 ， 快乐地生活着 。 那情趣 、
那意境 ， 那醉人的感觉 ， 全来自美
妙的夯歌 。 你听 ： “架将起来 ， 嗨
哟！ 慢慢走哇， 嗨哟 ! 我唱夯歌， 嗨
哟! 大家和啰， 嗨哟！ 这里土松， 嗨
哟 ！ 再加把劲 ， 嗨哟 ！ 一夯一夯 ，

嗨哟！ 砸结实喽 ， 嗨哟 ! 这排夯完 ，
嗨哟！ 歇歇喘喘、 嗨哟 ! ……” 夯歌
婉转流畅 ， 简直把人带入了忘我的
艺术世界 ， 使人浑身劳累都随风顿
消 。 这中间 ， 情味最浓的是打醉夯
的场景 ， 当那微妙境界到来时 ， 二
大爷仰首长啸 ， 尽力拖出 “嗨———
嗨———” 的长调 。 于是 ， 大家也跟
着调儿拖得更长 。 这瞬间 ， 石夯在
不知不觉间飞舞 ， 有时像长翅膀一
样 ， 比肩高 ， 那恣意淋漓 ， 使我陶
醉， 体验到忘我劳作的舒心， 我想，
生活中再也没有哪一种劳动能比打
夯更令人神往了。

在打夯歇脚休息时 ， 农村叫抽
袋烟 ， 喘喘气 。 二大爷神情飞扬地
给我们介绍当年打淮河大堤时的情
景。 讲着唱着 ， 唱出了过去的老调 :
“毛主席号召修淮河呀 ， 嗨哟嗬嗨
呀 ； 修好淮河心情好呀 ， 嗨哟嗬嗨
呀! 一夯一夯， 嗨呀！ 夯实在啰， 嗨
哟嗬嗨呀 ! 那边土松 ， 嗨哟嗬嗨呀 ！
都加油呀 ， 嗨呀 ！ 我唱夯歌 ， 大家
和喽 ， 嗨哟嗬嗨呀 ！ 修好河堤保家
乡呀， 这夯夯完， 歇歇脚喽！” “高
高地举起稳稳地放呀 ， 嗨哟嗬嗨呀 !
小心砸到你的嫩脚脚呀 ， 嗨哟嗬嗨
呀! 淮河水是流也流不完呀， 嗨哟嗬
嗨呀! 劳动人民创造财富数也数不清
哪， 嗨哟嗬嗨呀 !” 二大爷说 ， 后来
我们的夯歌用 《沙家浜 》 词可以这
样喊 :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呀 ， 嗨哟
嗬嗨呀 ! 芦花在黄稻谷香岸柳成行
呀， 嗨哟嗬嗨呀 ! 全凭着劳动人民一
双手呀， 嗨哟嗬嗨呀！ 画出了锦绣江
南鱼米乡呀， 嗨哟嗬嗨呀！ 祖国好山
河寸土不让呀， 嗨哟嗬嗨呀！ 岂容日
寇逞凶狂呀， 嗨哟嗬嗨呀！ 战斗负伤
离战场呀， 嗨哟嗬嗨呀！ 养伤就在沙
家浜呀， 嗨哟嗬嗨呀！ ……” 他的声
音清晰而响亮， 就像唱戏一般让人感
到优美， 使打夯感到轻松， 一口气就
能打完一面墙地基。

喊着动听的劳动号子 ， 夯着脚
下渐渐升高的堤坝 ， 我朦朦胧胧地
领悟到鲁迅所说的人类最初的诗歌创
作就是 “杭唷” 这句话的真意了。 这
单纯淳朴的夯歌， 并不是艺术家们关
在屋子里创作出来的， 它是我们祖先
在改造大自然的神圣劳动中， 伴着淮
河的涛声， 以苍穹大地为舞台， 浪漫
地从胸中倾吐出来的心灵的歌唱， 是
指挥、 协调动作的统一号令， 是激发
人们劳动热情的高昂之声， 是欢快节
奏中产生的愉悦劳动号子。 夯歌从二
大爷宽阔的胸膛中震荡出来的旋律雄
壮 、 厚重 ， 这是我们沿淮人创作的
“下里巴人” 之歌。

随着时间流逝 ， 原始的打夯渐
行渐远 ， 但沿淮夯歌一定会在沿淮
人心中一代一代流传。

淮水养育内心的山川
蒋 华

夜登寿县古城楼

我想在城楼上，焚香弹琴
逗引淝水的马鞭
八公山的草木
万马奔腾
今夜我城门洞开
与千年时空叫阵
无人挑战
我胸中的伏兵
一轮明月
把我照成空城计的人

谒淮南王刘安墓

传说你剩下的丹药
让鸡犬们，脱离苦海
却未能起死回生
四十三岁的你
不惑之年了，长生不老的
似乎不是权欲、金钱
寿州的封地
似乎是，你将精神刻进竹简
哪怕活泼的丹水
成活豆腐的美味

戏台上的曹操

你打马穿过古老的戏台。 踩着汉
家的鼓点

哒哒的马蹄散开成一首首
《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日

行》……
像一束呼啸的追光， 照亮壮阔的

北方
可入戏的村人总说，你一张白脸

是一把明晃晃的刀

亳州的运兵道是开往三
国的地铁

你飞马回乡。 不骚扰
惊慌的麦田。 你驾驭
北方舰队回乡
大火焚烧不掉你的豪情
你吟下气吞沧海的诗篇
从碣石回乡……回到故乡亳州，
霸气地和我一起。 沉入运兵

道，
搭乘开往三国的地铁
噢，乱世大雪纷飞
你告诉我，这趟专线
没有烽火和硝烟

穿过亳州运兵道

运兵道里看不见太阳
只有现代灯光
照耀游人们昼伏夜出
———吴兵在呐喊吗
我交战着
内心的匍匐和不测

传话孔前
我对话不到三国的机谋
只能在“通气孔”前
调节两千年的呼吸

我是戍边的游子
失联的兵卒
在障碍墙、绊腿板的机关里
寻找烟火气的出口
那里摩天大厦、万家灯火


